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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定向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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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调节定向理论逐渐与决策的各个领域相结合，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在风险决策、道德决策、延

迟决策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然而目前关于跨期决策领域的相关研究较少，鲜有学者对调节定向与跨期

决策之间关系进行探讨。我们综合以往相关领域的研究，探究调节定向与跨期决策之间存在的关系，并在此

基础上对未来跨期决策领域内调节定向的相关应用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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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决策的基本类型之一，跨期选择广泛存在与人和动物的行为之中，与个体的发展息息相关［1］。对

动物而言，放弃现在享受食物而进行储藏，可以保证在冬天免受饥饿；对人类而言，放弃眼前较小的利益往

往今后会收获较大的利益。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指出的，跨期决策不仅影响一个人的健康、财富与幸福，

也影响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国内也有学者提出能够做出恰当的跨期决策对人类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然而，目前大多侧重于研究跨期决策的认知因素，对诸如情绪、框架信息等因素的研究［3-5］，而忽略

了对动机的探讨。但是，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决策判断的过程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既包括认知

因素，也包括动机因素。作为一种重要的动机理论，调节定向理论自希金斯（Higgins）提出之后便受到了

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各个领域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将梳理调节定向在跨期决策领域内的相关研究，

展现调节定向这一动机因素在跨期决策中所起到的作用，加深我们对于跨期决策过程中动机因素的认知。

2  调节定向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2.1  跨期决策

跨期决策指人们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点的事件或者结果的价值进行的权衡和决策［6，7］。研究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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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期决策模型基于选项的思路进行。萨缪尔森（Samuelson）于 1937 年 提出了折扣效用模型，提出人们

将按照一定的比率对未来收益进行折扣。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量违背中折扣效用模型的异象在研究

中被发现。研究者因而对模型进行修正，使之可以更好地拟合实验中所得到的数据，产生了双曲线模型、

准双曲线模型等一系列跨期决策模型。然而无论这些模型如何变化，究其本质，还是通过折扣率对每个

选项的主观期望值进行计算，进而比较每个选项的期望值，选择期望值较大的选项。

因此，一些学者背离了传统的理论发展路径，基于有限理性假设，提出个体在选择时会将某维度处于

不利地位的选项摒弃后再做出选择。基于维度的模型认为，决策者在选择时并非计算选项的总价值，而是

在选项的不同维度上进行比较，最终在比较中在维度上具有较大优势的选项。比如，利兰（Leland）［8］和

鲁宾斯坦（Rubinstein）［9］分别提出了相似性理论，认为许多异象产生于基于维度比较的选项是否相似的

加工过程。Li 于 2004 年提出齐当别模型［10］，该模型认为决策行为实质上是对选项不同维度之间的差别进

行判断的过程，即将差别较小的维度齐同，将最大的差别最大的维度保留作为决策的最终依据。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面临的很多选择行为都涉及跨期决策，如是否进行储蓄、是否缴纳养老保险，

又或者是否要为了将来的健康而牺牲现在的享乐时间去进行锻炼。正如前文所说，跨期决策与个人发展

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已经成为近年来决策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目前已经在环

境［11，12］、健康［13］等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2.2  调节定向

调节定向（Regulatory Focus）是指当个体受到理想状态指引时，为达到特定目标而改变自己态度和策

略进行自我调节的倾向［14］。20 世纪 90 年代末，希金斯在自我差异理论［15］的基础上，提出来调节定向理

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RTF），区分了个体同时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自我调节方式：促进定向和防御定向。

其中前者以理想为导向，与个体的成就、希望、抱负有关，强调积极进取、向目标方向努力以得到更多的

可能；后者则以责任为导向，与保护、安全、义务有关，强调遵守规则以避免错误防止损失。

希金斯指出，个体在父母的教养目标和过往经历的影响下形成特质性调节定向。特质性调节定向一

旦成型，相对稳定，不易改变。父母对孩子的教养目标可分为促进型目标和防御型目标，持有促进型目

标的父母更加关注满足儿童的成长需要，例如：鼓励自主和独立；而持有防御型目标的父母更关注满足

儿童的安全需要，如保护孩子免受伤害［16］。此外，希金斯也指出，除了在长期成长经历的影响下形成

的特质性调节定向之外，还存在受情景因素所诱发而形成的、暂时性的情境性调节定向。这种暂时形成

的个人状态，可以由一些特定事件所触发，这也为在实验室进行操纵提供了可能。

2.3  调节定向与决策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进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调节定向与决策相结合，在风险决策［17］、消

费决策［18］、道德决策［19］、延迟决策［20］、政治决策［21］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大量的研究表明，

调节定向会对个体的风险决策偏好、投资决策偏好、延迟决策偏好、创业决策偏好产生影响。

在风险决策领域，目前的研究表明，在收益领域，促进定向的个体更多的偏向于风险寻求，而预防

定向的个体则会更加保守，在损失情境下则相反，促进定向的个体为了 Zou 等人在实验中，通过对调节

定向进行操纵，直接考察了个人在获益情形下的风险偏好转变。在实验中，他们通过要求被试书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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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对被试的调节定向进行操纵，之后，要求被试完成一个股票投资范式。通过实验，Zou 等人发现，

促进定向的个体对收益领域的变化更加敏感，并且发现，促进定向的个体在不同的投资结果条件下具有

显著的差异，但是预防定向的个体在不同的投资条件下差异不显著。但是肖勒（Scholer）等人的一项研

究中发现，面临风险决策时，预防定向可以预测个体在损失领域的风险偏好［22］。

在道德决策领域，朱一杰等人［23］通过三个实验，分别探究了特质性调节定向和状态性调节定向在

道德形象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中所起到的作用。研究发现，无论是特质性和状态性的调节定向，在促

进定向条件下，随着道德自我形象的提升，个体的亲社会行为逐渐加强；但是在预防定向条件下，随着

道德自我形象的提升，个体的亲社会意愿逐渐减弱。

在延迟决策领域，有研究发现，促进定向的个体更加偏好直接做出选择，但是预防定向的个体更愿

意推迟做出选择的时间。例如：王怀勇等人在实验中通过调节定向问卷筛选出不同调节定向类型的被试，

并要求被试分别完成投资情景和租房情景下的延迟决策问题。结果发现，无论是何种决策情景下，促进

定向的个体更加偏好于立刻进行选择，预防定向的个体则更加偏好于延迟选择。

在创业决策领域，福·茂德（Foo Maw Der）等人探讨了促进定向对创业意向的影响［24］。他们认为，

促进定向本身并不能预测创业意向，相反，这些预测要同时取决于促进定向和家庭及环境条件。研究结

果表明，在知识产权卷入的条件下，低促进定向的个体比其高促进定向的搭档报告出更高的创业意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调节定向与决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风险决策、道德决策等领域

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2.4  调节定向与跨期决策

通过前文，我们可以看到，调节定向在决策领域已经有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虽然目前而言，在跨

期决策内的相关研究还较少，但是综合过往研究，我们认为，调节定向是影响跨期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在跨期决策领域内，已经有学者就调节定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Wang 等人探究在自我 -

他人差异影响跨期决策的过程中，调节定向的作用［25］。研究发现，无论是特质性还是情境性的调节定

向，具有促进定向的个体更喜欢即时奖励，具有预防定向的个体更喜欢延迟奖励，并且通过一个因果链

的实验设计，证明了情境性调节定向自我他人差异影响跨期决策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此外，在跨期消费

领域，有研究表明，促进属性和防御属性都与跨期消费相关。例如，莫吉尔纳（Mogilner）等人发现当

消费者面对直接消费时，具有防御属性的商品被认为比具有促销属性的商品更有吸引力，而当人们面对

长期消费时，具有促进属性的商品更受青睐［26］。在另一项研究中，本杰明（Pennington）和罗斯（Roese）

探讨了调节定向与时间距离之间的关系，得出即时选择导致关注防御属性，而长期选择导致关注促进属

性的结论［27］。例如，以防御为重点会使人们更加关注他们想要避免的风险。另一方面，以促进为重点

则会突出令人满意的结果，未来更大的金钱奖励就会变得更加突出。 

其次，在跨期决策领域，识解水平已经被证实是一个影响个体选择偏好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高

识解水平的个体更加倾向于选择收益较大的延迟选项，而低识解水平的个体则更加偏好于选择可以较早

获得的即时选项。那么调节定向和识解水平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有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识解水平和调节定向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具体而言，促进定向的人倾向于使用高水平解释

建构，而防御定向的人倾向于使用低水平解释建构信息［28］。因此，我们不难推断，调节定向可能对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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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决策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最后，虽然跨期决策领域内，与调节定向相关的研究不多，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在风险决策领域，

已经有大量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目前已经有研究表明，风险决策和跨期决策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

似之处。例如：周蕾等人在研究中使用眼动追踪技术，以确定效应和即刻效应两种异象为例，探究跨期

决策和风险决策之间是否具有共同的机制［29］。结果发现，虽然两种决策存在着部分的特征性，但是两

种决策在决策的基本规则上具有共同的机制。而且，不难发现，在传统的决策模型中，跨期选择和风险

选择都存在着一个相似的折扣过程。在跨期选择中，延迟选择的主观值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减小，在风险

选择中，结果的主观值随着获得概率的减小而减小。考虑到两种决策领域的相似性，我们认为风险决策

的相关研究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调节定向可能是跨期决策的动机因素提供证据支持。

3  未来研究展望

以调节定向在跨期决策领域的相关应用为主线，本文对过往研究进行总结和讨论。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目前在跨期决策领域，调节定向已经得到初步的研究，但是在研究深度、研究内容等方面，仍有诸

多不足之处，未来的研究需要进行更多的尝试。

首先，在过往的相关研究中，跨期决策框架大多集中在收益领域，而未能对损失领域进行深入的探讨。过

往的研究表明，跨期决策中存在着获益和损失情形下的不对称现象。例如：关颖珊（Kwan）等人的研究发现在

获益框架下，自我决策比预期他人决策更加冒险；在损失框架下则相反，即预期他人决策比自我决策更加冒险［30］。

同时，根据以往的研究表明，促进定向更多的影响着人们在收益领域的选择行为，而预防定向则更多的影响人

们在损失领域的选择行为。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将损失情形纳入决策序列，增强结果的现实意义。

其次，过往研究中，跨期选择大多发生在金钱领域，未能对环境、健康等领域进行探讨。有研究表明，

跨期决策存在着领域特异性，即不同的决策领域，被试的选择偏好会发生改变。第一，个体时间折扣率

在不同的决策领域内会发生较大的变化。研究发现，金钱领域内的时间折扣率高于健康领域，并且两个

领域内的时间折扣率相互独立［31］。第二，部分异象在跨期决策的不同领域内表现不一致。就延迟效应而言，

相较于金钱领域，健康领域的跨期决策具有更高的延迟效应［32］。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调

节定向在跨期决策不同领域内的应用。

最后，目前在跨期决策的相关研究中，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事件相关电位、近红外、眼动追踪技术

等新兴技术手段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少有直接使用这些新兴技术考察调节定向与跨期决策之间

的联系。借助这些技术，我们可以动态的、直接的反应跨期决策的内部机制。因此未来可以考虑借助这

些技术，动态的考察调节定向对跨期选择影响的神经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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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Regulatory Focus on Intertemporal Decision Making

Zhang Yuji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has been gradually combined with various areas of 
decision making, becoming a new research trend and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risk 
decision making, moral decision making, delayed decision making and so on. However,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intertemporal decision making and few scholars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ulatory 
focus and intertemporal decision making.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w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ulatory focus and intertemporal decision making, and prospects the future applications of 
regulatory focus in intertemporal decision making.
Key words: Regulatory focus;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Intertemporal decision making


